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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寡妇》中的人道主义关怀
张密密

瑞昌中等专业学校

摘　要：《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呕心沥血的作品之一，作品中展现的下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及在困境中显示的

人的本质，对顽强生命的歌颂，在生存困境下仍然执着于对自由的追求，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仍然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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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转型时期重要的代表作之

一，小说描写了在国家历史的大背景下，史屯村民在历

史的洪流和自然的考验中为生存而不断挣扎与抗争，生

动展现了人性中的善与恶，谱写了史屯村人的一代史

诗。主人公王葡萄一直是一个不被外界环境所影响的独

行侠，每一次中国政治局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史

屯村带来的冲击，她总会用一种孩子般的、简单的思维

去看待：葡萄从关着的门缝里，看那些腿就像正月十五

的灯会。以她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生活着，对他人的

劝说和威胁一直不放在心上，她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方

式，同时又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的视角观察世界，以稚

嫩的眼光看待中国20世纪40年代～80年代历史的变迁。

而对生命中陆陆续续出现的男人也是如此，凭借着自身

的本能与他们产生纠葛。对于王葡萄来说，无论世事安

泰还是风起云涌，那些村民和外来者做的事也都是一场

场闹剧，都是过眼云烟，而她则专心过自己的日子，好

好隐藏和照顾公爹。

一、生存的赞歌

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中关于如何生存有过许多

细致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严歌苓对人的生存问题给予

了很大的关注。许多学者对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中的

生存问题一般是围绕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即马克思主义生存哲学的“为我而存在”，如王葡萄和

村民关系，王葡萄与公爹的关系，王葡萄与男人之间的

关系，未能跳出文本局限，须进一步探讨。因此，笔者

将从个人和集体生存角度出发，进行对比，体现个人生

存的意义和严歌苓对个人生存的关注。

一方面，中国一直提倡集体主义，强调合作意识，

有“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团

结就是力量”等俗语或标语。集体的生存同集体主义一

样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土壤中。于是，对个人的生存和

命运的关注就微乎其微，个人甚至可以为集体而奉献牺

牲。严歌苓前期也写了有关家国命运的作品如《金陵

十三钗》，十三个风尘女子，为了国家大义不惜牺牲。

他们站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立场上勇于献身。但是那十三

个女子最后的命运如何，谁也不知道。《第九个寡妇》

中王葡萄的公爹被划为“地主恶霸”，家产被侵占，是

大多数村民集体决定的结果。除了葡萄，没有人真正关

心过孙怀清个人的命运。为响应国家号召，集体把稻子

当“火箭”放上天，得到一个先进公社的荣誉。

另一方面，与集体生存相对的就是个人的生存，在

集体生存的光环下，个人的生存和个人的命运显得渺

小，甚至不存在。但是在严歌苓笔下，个人的命运永远

比集体的命运更重要。《第九个寡妇》中的主人公王葡

萄在生活上过着她自己想过的日子：开会，养猪，看热

闹，扯皮，打趣，也从来不吃亏。那些阶级概念，新旧

势力变更从来没有被她记下来，她只会说：“哦，沦陷

了”“哦，又打起来了”。在葡萄眼中，无论世事如何

变化以及历史如何变迁，人都是需要生活和生存的，这

个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葡萄对在史屯来来往往的旧人

们和新人们都不甚在意，一心守着自己关心爱护的人。

在一次访谈中，严歌苓说：“男人总是去打，女人总是

说‘打什么’就像在王葡萄眼里，来来去去都是腿。在

她这样毫无政治概念的女人眼里，谁正确、谁打赢，几

十年后，都没有意义”。唯一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动荡

的世事中生存下去。在葡萄眼里，生命大于天，任何事

情都比不过一个“活”字，只有生存并且活下来才是最

基本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无法阻挡葡萄活下去的希

望。

枪毙幸存下来的孙怀清被葡萄救回家后没有放弃活

下去的希望，虽然有一段时间离开葡萄，自己到其他地

方去生活。这也是为了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同时

希望自己不成为葡萄的累赘和不耽误葡萄的终身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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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饥荒时期，史屯村民剥榆树皮吃，李秀梅为了一截榆

树枝和史修阳的媳妇拉拉扯扯。实在忍受不了饥饿的村

民们又去耐火材料厂把白土运回家当做烙饼吃。他们为

了生存，使出浑身解数，充满智慧与力量。他们用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躲过了天灾和人祸，延续了生命，激发了

人的潜能。

在对集体命运的关注下，个人的命运显得无足轻

重，但是严歌苓写的《第九个寡妇》则是关注在自然与

政治考验下的个人的命运和个人的生存。国家的政治动

荡只是为个人提供了一个舞台，是为了展现巨大的生命

力和坚强的毅力，以及毅然承受和包容所有的苦难和艰

难的精神。不管经历多少苦难，人都要生存下去，这是

一个人存在的最基本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也严歌苓对生

命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严歌苓对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

的发展，有些人丧失了人性和抛弃道德的现象的鞭笞和

表达不满。许多作家对于苦难的描写大多都是描摹出一

幅幅惨不忍睹的苦难景象，借以衬托条件的艰苦，目的

在于表现批判，无奈，绝望。而严歌苓除了有其他作家

对苦难共同的表达外，对困难的描写则更多的是为了用

来展现绝境下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力量，歌颂人

伟大的生命力。

二、人性与伦理的和谐

人性与伦理经常产生矛盾冲突，而作家在作品中怎

样把人性与伦理调和得相得益彰就显得尤为重要。《第

九个寡妇》通过人性的真善美以及中国儒家传统家庭伦

理思想的团圆观念，体现严歌苓对人的命运在人性与伦

理的矛盾中的调和的关注。旅居海外的严歌苓看到了现

实世界太多的不合理与缺憾，但是并没有绝望放弃，仍

然相信人性中存在着善良的一面，并且通过自己的作品

表达出来。

一方面，《第九个寡妇》描写人性的真善美不但从

主人公人性的善良和纯真出发，还通过描写其他人人性

的隐忍、冷漠来反衬。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但又最终趋向

美好的一面，使小说的人道主义思想更深刻，进一步体

现了严歌苓对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人的关怀和赞美。这么

一个不谙世事，如六七岁小孩一样的王葡萄在那个动荡

的时期能够生存，并且把被枪毙的公爹救回来藏在自家

的红薯窑20余年确实是个异数。严歌苓在谈到这部小说

时也曾说：“她从最首先、最本质的层面上来判断，我

的父亲是一个好人，我得救他”。葡萄有一套自己的人

生价值观：世俗，舆论都比不上她的公爹重要。并且从

未因他人的威胁逼迫而改变和妥协，只要她认为是对的

就去做。无论葡萄做什么，大家都能找出理由原谅她，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葡萄神经不大正常，谁会和一个神经

不大正常的疯子计较呢？公爹对于葡萄来说，是养育她

的恩人和亲人，在葡萄的眼里，公爹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错，他勤劳能干，精明，充满智慧，帮助葡萄度过了饥

荒，教葡萄养猪，这也正是人性美好的一面所散发出来

的光辉。生存的困境的折磨和中国政治的动荡的重压，

也没有消磨她纯真，善良，宽容的人性，也一直用包容

的心态去面对各种考验和磨难。这是严歌苓对乐活、积

极向上的生命的追求和对人性的真善美的歌颂。

孙怀清被葡萄藏在红薯窖的时间越久，被发现的可

能性越大。最终被李秀梅的儿子无意中发现，其次就是

李秀梅。渐渐地，全村人都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是谁也

没有戳破，外乡人来打听的时候大家都缄口不语，只

知道葡萄有个舅老爷，史老六甚至让葡萄给他送猪尾巴

和猪奶子。小荷也通过葡萄给他送烧鸡。中国几十年的

变迁，史屯村的人们经历了许多的苦难，绝望，死亡。

在极致的环境下，他们激发了人的潜能，而人的本质在

这些苛刻而恶劣的条件下暴露无遗，人的劣根性和人性

的真善美先后被展现出来。在经历了一场场政治运动过

后，那些疯狂过、仇恨过、相互嫉妒与倾轧过的他们重

新回归了平静、祥和，也本着内心的善相互帮助和相互

扶持。

“出国以后，有了国外生活的对比，对人性有了新

的认识……会把善恶的界限看得更宽泛一些。”严歌苓

对个人人性的善恶有了深层的理解，采用平和的叙事方

式去关注个人，关注人性，力图展现人性的美好，对人

性的挖掘也融合了中西方思想。在王葡萄身上，我们能

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乡土人情的美好，同时也能发

现她也有西方世界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

另一方面，中国“五四”运动时期，许多人强调学

习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予

以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封建思想和专制主义是残害人的

东西，其中就包括了家庭伦理思想。如巴金的《家》

以激进的风格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人的残害和扼杀。

对中西方家庭伦理文化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西方人由于

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道思想的熏陶，对于自由的追求远

远高于生命生存、爱情、婚姻，对人伦道德，家庭的观



242

理论前沿

念是比较浮浅。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其中就有一部分思

想就强调“孝悌”，强调家庭伦理。华裔作家严歌苓在

《第九个寡妇》中描写的家庭伦理观念和中国“五四”

运动时期的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矛盾之

处。其实，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严歌苓旅居海外

后，深刻体会到西方人对家庭观念的淡薄，中西方对家

庭观念的差异使严歌苓感到严重的缺憾和无奈。因此，

严歌苓写作的叙事视角显得更为复杂，但是这都离不开

严歌苓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寻和关怀。虽然严歌苓继承

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但并没有沉溺于中国传统封建思

想中的“三纲五常”。而是在吸收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的精髓后，结合自己在海外的经历与学习，塑造了一个

融合中西方思想、特性更为复杂的形象。王葡萄的家庭

伦理观念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淳朴，善良，坚韧。也使

得严歌苓笔下的人物更具魅力。

王葡萄把公爹藏在地窖二十余年，用严歌苓的话来

说是“天伦”上的知觉，事实上，这种“知觉”是存在

于中国人思想中的关于人伦道德，家庭伦理的观念。王

葡萄救出公爹孙怀清，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生命大

于天的观念。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上关于家庭的团圆的情

感体验，而这种体验正是身居海外，曾经孤独漂泊的严

歌苓一直渴求和期盼的。同时也突出了人性与伦理之间

的矛盾，一方面人性不允许孙怀清存活，另一方面幸存

下来的孙怀清是史屯的村民的邻里乡亲，也是葡萄的亲

人，基于道德的认知，村民要善待孙怀清。

严歌苓塑造的王葡萄形象是她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

的继承和对自己精神的追求的回归。同时也清晰地呈现

了严歌苓对中国特定时期下鲜活生命的赞叹和对曾经遭

受过苦难的人的同情，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也是

对生命在困境当中的反思。而其他作家对这种“底层人

物”的书写，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大多是一些经历了许多

苦难的形象，或者展现许多苦难的景象。严歌苓却不一

样，她更倾向于用平和的笔触描绘自己笔下的人物，善

于挖掘和追寻人性中的真善美，把人性中的真善美以最

原始的状态展现给大家。因此严歌苓也更加关注人的命

运，使得她笔下的形象在与命运和困境的抗争中更熠熠

生辉。

描写一个无忧无虑，敢于追求自由，同时又闪现儒

家家庭伦理思想光辉的葡萄，与严歌苓对作品中人物的

身份认同感，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是分不开

的。移民国外生活二十余年的严歌苓遭到来自资本主义

国家的刁难和歧视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在那个宣称自

由和民主的社会里，能享受到真正自由和民主的只有一

部分人。严歌苓的事业和家庭、爱情都接受了严峻的考

验和一系列的打击，作为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人生充

满艰难，希望能找到灵魂的归宿，而写作为她提供了灵

魂栖息的场所。

结束语

王葡萄身上呈现出来的包容，宽恕，怜悯的特性，

和对自由的追求以及慈母般的容纳一切的美德，也是严

歌苓所追求的。严歌苓描述的是一个以河南乡村为背景

的有着纯正的河南腔的寡妇王葡萄，但是王葡萄形象

却有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子。作为早期移民的华侨作

家，在国外有意识的接受西方思想的熏陶，意识形态产

生改变，以及身份认同的隔阂。使她虽然离开了国土，

但还没有真正融入新的环境，因此严歌苓的许多作品既

吸收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又有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

承，也使得她笔下的形象复杂且特别。

中西方意识形态的不同，使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严

歌苓的叙事视角更加独特，严歌苓站在一个独特的，自

由的角度书写历史，挖掘人性。她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

们都活得十分被动与无奈，而作品中的人物才是她能够

自由自在地说真话的对象，《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

就是严歌苓能够自由说话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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